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儒家教化思想与颂体的社会功用

杨化坤

（安徽财经大学 文学院，安徽 蚌埠２３３０３０）

摘　要：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的重要学说，具有显著的教化功能，在维系政权的稳固、社会的发展方面发
挥着重要作用。经过长期的发展，儒家教化思想逐步确立，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，包括教化的主体、对
象、场所、内容，乃至产生了专门的释奠、临雍之礼。颂体是由 《诗经》“三颂”演变而来，由于其独特的文
体功能，成为儒家教化思想的重要传播载体，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学写作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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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儒家教化思想的基本内容

教化是中国儒家思想的内容之一，对巩固国家政权、维持公共秩序、促进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。中
国的教化观念起源甚早，从周公开始就已出现，梁漱溟认为：“中国数千年风教文化之所由形成，周孔之力
最大。举周公来代表他以前那些人物；举孔子来代表他以后那些人物；故说 ‘周孔教化’。周公及其所代
表者，多半贡献在具体创造上，加礼乐制度之制作等。孔子则似是于昔贤制作，大有所悟，从而推阐其理
以教人。”① 教化不为儒家独有，却在儒家思想中发扬光大。究其原因，还在于儒家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
礼乐体系，能够将教化贯彻到社会的各个方面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曰：“儒家者流，盖出于司徒之官，助人君
顺阴阳明教化者也。”② 明确说明儒家具备教化功能。

“教化”作为一个完整词语，在先秦诸子著作中多次出现，如 《列子·天瑞》：“故天职生覆，地职形载，

圣职教化，物职所宜。”③ 《文子·精诚》：“法省不烦，教化如神；法宽刑缓，囹圄空虚。”④ 《荀子·王制》

：“论礼乐，正身行，广教化，美风俗，兼覆而调一之，辟公之事也。”⑤ 关于 “教化”的含义，《毛诗序》云：
“《风》之始也，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。故用之乡人焉，用之邦国焉。风，风也，教也，风以动之，教以化
之。”⑥ 以 “教”释 “风”，“教以化之”也即教化。关于 “风”“教”的内涵及关系，孔颖达云：“上言风之
始，谓教天下之始也。《序》又解名教为风之意，风训讽也，教也。讽谓微加晓告，教谓殷勤诲示。讽之与
教，始末之异名耳。言王者施化，先依违讽谕以动之，民渐开悟，乃后明教命以化之。风之所吹，无物不
扇；化之所被，无往不霑，故取名焉。”⑦ 简言之，教化即劝讽、晓谕，如同微风一样，可以开启百姓的心
灵，是君王布政的重要方法。
汉代以后，儒学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，儒家教化思想的地位也日益升高，尤其经过董仲舒的系统阐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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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更为当时的统治者所重视。董仲舒在 《对贤良策》中认为，汉武帝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算得上是一位
“谊主”，“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”，为什么呢？原因就在于 “教化未立”。接下来，他解释教化的功
能说：“夫万民之从利也，如水之走下，不以教化隄防之，不能止也。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，其隄防完
也；教化废而奸邪出，刑罚不能胜者，其隄防坏也。古之王者明于此，是故南面而治天下，莫不以教化为大
务。”① 董仲舒认为，民心如同流水，倘若不加以教化，就会出现各种奸邪之人，从而扰乱社会治安，不利
于朝廷治理。可见，教化是一种政教行为，是出于政治目的的社会管理方式。董仲舒又说：“天令之谓命，
命非圣人不行；质朴之谓性，性非教化不成；人欲之谓情，情非度制不节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，以顺命
也；下务明教化民，以成性也。”② 这句话阐述了上天、天子、百姓之间的关系。法度是约束百姓的准绳，
是一种行为举止的规范。从内在人性的养成来说，只有教化才能做到。
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载体与传播媒介，“六经”皆具有教化的功能，《礼记·经解第二十六》记载孔子

曾说：“入其国，其教可知也。其为人也，温柔敦厚，《诗》教也；疏通知远，《书》教也；广博易良，《乐》教
也；洁静精微，《易》教也；恭俭庄敬，《礼》教也；属辞比事，《春秋》教也。”③ 其中，教化思想与礼的关系
极为密切，很多时候会外化为一种礼仪形式。《礼记·经解》篇在论述礼的重要性、历数具体礼仪的作用后
说：“故礼之教化也微，其止邪也于未形。”④ 认为礼可以从细微之处教化人心，防止淫邪的发生。《汉书·
礼乐志》对礼乐的教化功能进行了强调，周朝之所以 “教化浃洽，民用和睦”，原因就在于周朝 “礼文尤具，

事为之制，曲为之防”⑤，认为礼制是教化的基础，教化是礼制的表现。正因如此，董仲舒说：“古之王者，
莫不以教化为大务，立大学以教于国，设庠序以化于邑。教化已明，习俗已成，天下尝无一人之狱矣。”⑥

“大学”“庠序”都是用于教化的，只有教化昌明，习俗才会改善，天下才会太平，而这一切都归功于礼制的
完备。汉成帝时，犍为郡水边发现古磐十六枚，人们以为是好的征兆。这时，刘向因势利导上书说：“宜兴
辟雍，设庠序，陈礼乐，隆雅颂之声，盛揖攘之容，以风化天下。如此而不治者，未之有也……夫教化之比
于刑法，刑法轻，是舍所重而急所轻也。且教化，所恃以为治也，刑法所以助治也。今废所恃而独立其所
助，非所以致太平也……故曰：‘导之以礼乐，而民和睦。’”⑦ 认为应该大兴学校 “风化”天下，这样社会
才会安定。教化比刑法更为重要，教化是天下太平的根本，刑法只是用于佐助太平。刘向的这段话本论述
教化的意义，可最后却归结于礼乐，原因就在于礼乐具有教化功能，是教化的重要内容。
作为有效的社会管理方式，教化是一种由内而外、自上而下的行为，《说文解字》：“教，上所施，下所

教也。”认为所谓 “教”，就是统治阶级做出示范，下层百姓进行模仿。第二个 “教”为 “效”的假借词，指
效仿的意思。其中的 “上”，指社会上层的统治阶级，包括君王、公卿大夫及地方官员，还有专以教授为职
的学官。“下”指接受教化的下层百姓。《汉书·武帝纪》：“以百姓之未洽于教化，朕嘉与士大夫日新厥业，

祗而不解。”⑧ 中国古代等级森严，知识文化为上层士人把控，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、礼仪制度也为他们所
制定，教化的过程中，他们自然占据主导地位。而百姓只能被动接受来自上层的知识传递，成为统治者的
教化对象。这种从上至下的顺序，形成了教化的行为方向。
君王是教化思想的决定者和推动者，但国家广大，事务繁多，须众多官员群策群力，才可更好地实施

教化。这集中反映在元朔元年 （前１２８）汉武帝的一篇诏书中：
公卿大夫，所使总方略，壹统类，广教化，美风俗也。夫本仁祖义，褒德禄贤，劝善刑暴，五帝三

王所由昌也。朕夙兴夜寐，嘉与宇内之士臻于斯路……二千石官长纪纲人伦，将何以佐朕烛幽隐，劝
元元，厉蒸庶，崇乡党之训哉？且进贤受上赏，蔽贤蒙显戮，古之道也。其与中二千石、礼官、博士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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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举者罪。①

这篇诏书主要论述教化的必要性，认为教化乃上古时期的五帝、三王所倡导，自己作为一代君王，也将之
视为己任。同时，汉武帝还要求，朝中大臣公卿大夫等需要佐助自己教化百姓，还需要举荐贤良，否则将
予治罪。中国古代专门掌管教化的官员，简称教官或学官。《周礼·地官·司徒》：“惟王建国，辨方正位，
体国经野，设官分职，以为民极。乃立地官司徒，使帅其属而掌邦教，以佐王安扰邦国。”接下来，《周礼》
又详细列出从大司徒、小司徒开始的各类 “教官”，贾公彦疏：“自此以下至槀人，总六十官，皆是教官之
属。”② 说明从周朝开始，教化之官就已非常完备。佐助君王教化的官员中，三老是非常重要的专门掌管
教化之人，乡、县、郡均曾设置。《礼记·礼运》：“故宗祝在庙，三公在朝，三老在学。”③ 司马迁 《史记·高
祖本纪》“三老董公遮说汉王”，张守节正义引 《百官表》云：“十里一亭，亭有长。十亭一乡，乡有三老，
三老掌教化。”④ 《汉书·高帝纪上》：“举民年五十以上，有修行，能帅众为善，置以为三老，乡一人。择
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，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。”⑤ 此外，汉代开始设置的五经博士、博士祭酒，西晋设置的
国子祭酒、博士、助教，宋以后的提学、学政和教授、学正、教谕等，都是教官之属。
教化的内容主要为礼仪、道德等思想方面。《尚书·舜典》：“汝作司徒，敬敷五教。”郑玄注：“布五常

之教。”⑥ 《左传·文公十八年》：“举八元，使布五教于四方，父义、母慈、兄友、弟共、子孝。”⑦ 这里的
“五教”指五常之教，包括父义、母慈、兄友、弟恭、子孝五种伦理道德的教育。《汉书·武帝纪》载，元朔
元年武帝下诏，谈及自己的政绩说：“故旅耆老，复孝敬，选豪俊，讲文学，稽参政事，祈进民心，深诏执
事，兴廉举孝，庶几成风，绍休圣绪。”⑧ 这是汉武帝 “德教”的表现。学校是教育的场所，古代的学校称
呼不一，包括庠序、辟雍等。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“谨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义”，赵岐注：“庠序者，教化
之言也，殷曰序，周曰庠，谨修教化，申重孝悌之义。”⑨ 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：“设为庠序、学校以教之”，
赵岐注：“以学习礼教化于国。”�10 董仲舒认为：“养士之大者，莫大乎太学；太学者，贤士之所关也，教化
之本原也。”�11 桓宽 《盐铁论·授时》：“是以王者设庠序，明教化，以防道其民。”�12 均说明了学校之于教
化的重要性。

二、儒家教化思想在颂体中的体现

教化既有具体的传播内容，还有行之有效的宣传载体，即礼乐的配合。教化与礼仪的关系，上文已作
阐释。乐之于教化的作用，集中反映在 《乐记》之中。其文曰：“治世之音安以乐，其政和；乱世之音怨以
怒，其政乖；亡国之音哀以思，其民困。声音之道，与政通矣。”�13 体现了乐与政教的关系，“故乐也者，动
于内者也；礼也者，动于外者也。乐极和，礼极顺，内和而外顺，则民瞻其颜色而弗与争也，望其容貌而民
不生易慢焉。故德辉动于内，而民莫不承听，理发诸外，而民莫不承顺。”�14 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，乐是内
在的情志感发，二者互相配合，共同完成对百姓的教化。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，古人所谓的 “乐”，不单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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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听到的声音，刘勰说：“诗为乐心，声为乐体，乐体在声，瞽师务调其器；乐心在诗，君子宜正其文。”①

《毛诗序》孔颖达正义也有相同的表述②，表明 “诗”和 “声”共同构成 “乐”。“声”为 “乐之体”，依靠听觉
感知，“诗”为 “乐之心”，凭借心力感受。

《诗经》作为礼乐文化的载体，具有重要的教化功能，《毛诗序》称：“正得失，动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于
诗。先王以是经夫妇，成孝敬，厚人伦，美教化，移风俗。”③ 这种教化作用的发挥，一方面凭借 “声”的
感官形式，同时更需要 “诗”的内心感化来完成。《诗·颂》主要用于歌颂帝王功绩，以演唱的形式教化百
姓，不仅如此，《诗·颂》还在内容上对帝王教化功绩加以颂扬，如 《周颂·思文》：“思文后稷，克配彼天。立
我烝民，莫匪尔极。贻我来牟，帝命率育，无此疆尔界。陈常于时夏。”歌颂后稷教人耕稼，百姓因此得以
教化。方玉润曰：“时丞民阻饥，教化不得施，无以立人之道。后稷播种，民人率育。”④ 关于 “陈常于时
夏”，朱熹解释：“陈其君臣父子之常道于中国。”方氏也认同此说：“愚谓丞民阻饥久矣，失其常性，今方率
育，无此疆而尔界，则有常产者有常性，即五常之道亦于是乎大立矣。”⑤ 二人解释虽有不同，但均认为社
会伦理道德的确立得益于后稷的教化。再如 《鲁颂·泮水》，《毛诗序》谓 “颂僖公能修泮宫也”，泮宫乃周
朝的诸侯之学，因此孔颖达说，“是修泮宫崇礼教也”⑥，体现出了 《诗·颂》对教化的颂扬。
总的来看，由于 《诗·颂》用于庙堂祭祀，每篇都有着明确的用途，加之篇幅简短，故而对先王教化的

颂扬在 《诗·颂》中并不突出。后世颂体与音乐脱离，依靠 “声”来实现教化已不再可能，但与此同时，颂
体篇幅扩大，一篇颂体作品，往往从不同方面颂扬君王的功德，从而在内容方面对 《诗·颂》加以扩充。成
为独立文体之后，颂仍然承担着弘扬正义、褒奖圣哲的功能，与 “讽”一样，同为社会治理的两种基本办
法。教化作为一种政教合一的统治方法，从历代政权兴亡的经验来看，可谓是行之有效的善政，因而成为
颂体创作的重要题材。颂扬的对象既有天子，也有政府官员。对天子的颂扬，如：

程骏 《庆国颂》：“德从风穆，教与化津。千载昌运，道隆兹辰。”⑦

邢卲 《甘露颂》：“功深微禹，业隆作周，英华内积，文教外修。”⑧

许善心 《神雀颂》：“武义乃武，文教惟文。”⑨

李世民 《皇德颂》：“既富而教，讼息刑清。明明天子，令闻不已。”�10

“文教”与 “武功”相对，后者是顺时革命、平定天下之武事，而当天下安定之后，出于巩固政权的考虑，必
须施行教化。上文中的 “文教”指礼乐法度、文章教化，是以礼乐文化为核心的政治手段，旨在安抚百姓，
使之顺应礼教、接受管理。作为天子治理天下的重要参与者，各类官员也积极教化百姓，这在一些颂作之
中也可以体现，如：

高允 《征士颂》：纳众以仁，训下以孝，化被龙川，民归其教。�11

孙逖 《唐济州刺史裴公德政颂》：初，公以甲子岁秋八月，莅于是邦，祗遹明命，宏敷令典，教之
诲之，养之育之。�12

于邵 《唐检校右散骑常侍容州刺史李公去思颂》：修其教化，被以威德。贼害既除，祸灾斯息。�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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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载 《新广双城门颂》：贞元十四年，我常侍钟陵之政成，繇赋均调，法令修理，男女大小，祗承
教化，土地千里，蚩蚩浩浩，莫不刬心，化为端良。①

《征士颂》是高允晚年怀念应征入朝为官之人所作，歌颂了他们包括教化在内的政绩。“德政颂”颂扬的是
有政绩的地方长官。如果说天子是教化的倡导者，那么他们则是具体的实施者和参与者，因而也成为颂扬
的对象，《唐济州刺史裴公德政颂》《唐检校右散骑常侍容州刺史李公去思颂》《新广双城门颂》均是这方面
的作品，着重强调了被歌颂者的教化之功。为了扩大影响，这些颂还常被用于刻石树碑，唐李华 《平原公
遗德颂》：“刻颂之义，发乎心，播乎声，施事为教，感哀为德。”② 为有政绩的地方官员作颂刻石，不仅可
以传扬美名，同时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教化的手段。
上述作品主要对政教的施用加以颂扬，但只是作为整篇作品的一部分出现，下面这些以明堂、辟雍、

礼官、孔子、孔庙等作为主题的作品，则从意义、价值等方面集中表达了对儒家教化的颂扬。南朝齐虞通
之 《明堂颂》：“绵绵教枢，翳翳化纪。声沉五都，风晦千祀。”③ 明堂乃教化的枢纽，是古代帝王宣明政教
的地方。凡朝会、祭祀、庆赏、选士、养老、教学等大典，都在此举行。辟雍为西周天子所设大学，也用于
养老，圆形，围以水池，前门外有便桥，建造的目的在于施行教化。班固 《白虎通·辟雍》：“辟者，璧也，

象璧圆，以法天也。雍者，雍之以水，象教化流行也。”④ 对辟雍的颂扬如南朝王沈 《辟雍颂》、徐伯阳
《辟雍颂》。明堂和辟雍作为古代施行政教的场所，有着重要作用，《汉书·平帝纪》：“安汉公奏立明堂、

辟雍。”应劭注：“明堂所以正四时，出教化……辟雍者，象璧圜，雍之以水，象教化流行。”⑤ 因此，颂扬
明堂、辟雍，也就是颂扬教化。
礼官乃掌管礼仪教化之官，周朝开始设立。对礼官的歌颂如崔瑗 《南阳文学颂》，其序云：“昔圣人制

礼乐也，将以统天理物，经国序民，立均出度，因其利而利之，俾不失其性也。故观礼则体敬，听乐则心
和，然后知反其性，而正其身焉。取律于天以和声，采言于圣以成谋，以和邦国，以谐万民，以序宾旅，以
悦远人。其观威仪，省祝福也，出言视听，于是乎取之。”⑥ 首先叙述圣人制礼作乐的目的在于教化百姓、
治理天下。正文又称：“民生如何，导以礼乐，乃修礼官，奋其羽籥。”可知篇名中的 “文学”即为礼官之属。
百姓天生是淳朴的，因而需要统治者以礼乐来引导和规范，这样就需要设立礼官，令教化得以深入开展。
在礼官的教化之下，“我国既淳，我俗既敦，神乐民别，嘉生乃繁”，体现了教化之于百姓的作用。
对孔子、孔庙、阙里的歌颂如曹植 《学官颂》《孔子庙颂》。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，被奉为万世

师表，在礼乐文明的创建、儒家教化的实施过程中，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，因此曹植 《学官颂》称：“自五帝
典绝，三皇礼废，应期命世，齐贤等圣者，莫高于孔子也。”⑦ 该颂仅存残篇，无法确定其宗旨是歌颂孔子
还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后世学官，但无论如何，都表达了对教化的颂扬。曹植的另一篇 《孔子庙颂》，则借修
建孔庙，表达对教化的推崇。该颂作于曹魏建立之初，序文开头说：“维黄初元年，大魏受命，胤轩辕之高
纵，绍虞氏之遐统。应历数以改物，扬仁风以作教。于是辑五瑞，斑宗彝，钧衡石，同度量，秩群祀于无
文，顺天时以布化。”⑧ 说明孔庙的建造是为了推行教化。孔子 “生乎鲁卫之朝，教化乎汶泗之上”，为后
世统治者所推崇。因此，建造孔庙祭祀孔子，也成为弘扬教化的重要举措。
阙里是孔子曾经讲学之地，历来被视为儒学圣地而备受重视。历史上很多君王、太子都巡幸阙里，或

祭祀，或讲学、释奠，以此弘扬教化、敦崇儒学。明代陈镐所撰 《阙里志》对此作了全面记载，并于卷九、
卷十 《撰述》载录了很多与阙里相关的作品，从文体来看，有碑、记、铭、赞、颂、诗、纪事、赋等。清代之
后，天子巡幸阙里频繁，出现了不少相关颂作，如陈梦雷 《拟驾幸阙里释奠颂》、陈廷敬 《幸阙里颂》、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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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正 《圣驾幸阙里颂》、彭孙遹 《幸阙里颂》、徐乾学 《圣驾幸阙里颂》、王原 《幸鲁颂》、程景伊 《圣驾幸
鲁颂》《圣驾东巡临幸阙里躬谒孔林秩祀泰岱省方布泽礼成恭颂》等。清代帝王以正统自居，他们大张旗鼓
地屡次祭拜。祭孔作为一种传统礼仪，很早就已开始，但以 “阙里”作为颂体之名，则在清朝才大量出现。
帝王巡幸阙里时，不仅有礼官一同前往，还有文臣跟随，陈廷敬 《幸阙里颂》记载康熙帝对他说：“事先师
礼重且严，汝廷敬实惟余旧讲臣，其与议所宜行。”① 目的就是为了让他及时对礼仪记载、颂扬。作品中，
清代帝王们被塑造为广布教化的仁君，如彭孙遹 《皇上释奠于阙里颂》称：“窃以为，皇帝德化媲于唐虞，

道统承于洙泗，以圣合圣，以心契心。”② 体现了清王朝对于营造正统形象的急切。

三、儒家教化思想的礼仪表达与文学传播

学校是施教的重要场所，在教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《礼记·学记》：“君子如欲化民成俗，其必由
学乎？”孔颖达正义：“天子诸侯及卿大夫，欲教化其民，成其美俗，非学不可，故云其必由学乎？学则博识
多闻，知古知今，既身有善行，示民规仪，故可以化民成俗也。”③ 教学是 “示民规仪”“化民感俗”的重要
过程，对于统治阶层而言，需要将自身的善行教给百姓，对于百姓而言，要通过学达到 “知古知今”，以
“成其美俗”。教与学是同一过程的两种行为，均在学校展开。为了崇尚教学、宣扬教化，朝廷会在学校举
办专门的释奠礼，以体现尊师重教之道。同时，历代皇帝或太子也会定期或不定期亲临辟雍视学，由此形
成临雍之礼。所谓礼，乃社会中的行为准则、道德规范或各种礼节。释奠和临雍由行为确立为礼制，体现
了人们对教化的重视，是儒家教化思想的礼仪表达④。
释奠又称舍奠，是一种古老的礼仪，其功能有二，一是王者会见诸侯或外出征伐归来后，于祖庙陈设

酒食告祭先祖。如 《周礼·春官·大祝》：“大会同，造于庙，宜于社，过大山川则用事焉，反行舍奠。”⑤又
《礼记·王制》：“出征执有罪，反释奠于学，以讯馘告。”另外，释奠还是古时在学校设置酒食奠祭先圣先
师的一种教学典礼。《礼记·文王世子》：“凡学，春官释奠于其先师，秋冬亦如之。凡始立学者，必释奠于
先圣先师。”郑玄注：“释奠者，设荐馔酌奠而已。”⑥ 后世所谓的释奠，通常指在学校举行的崇儒尊孔的释
奠礼。学宫之中，春夏秋冬四时有定期的舍奠。释奠的对象是先圣、先师，属于古代的吉礼，是宣扬教化
的重要方式，如明薛甲 《信丰县重修儒学记》开篇论述说：“夫人有血气而形生，有知觉而情生，有礼义而
伦生。其形弗端，其情弗和，则其伦弗明，圣人所忧也，而教生。教也者，所以明伦而正其形达其情者也。

教必有师，于是乎有释奠之礼。”⑦ 人生而不知礼，必须加以教化，方可明晓人伦、情义。释奠礼仪的设
置，彰显了教师的重要性，也体现了人伦教化的现实意义。

关于辟雍，《通典·大学》：“辟，明也；雍，和也。以明、和为名，化道天下之人，使之成士。”⑧ 辟雍
之中有专门的师氏教导学子，至于教学内容，据 《通典》记载，分别有 “三德”“三行”，前者包括至德、敏
德、孝德，后者包括孝行、友行、顺行，均有关人伦教化。教学是为朝廷育才的重要方式，历代统治者都非
常重视，《礼记·学记》：“玉不琢不成器，人不学不知道，是故古之王者建国，君民教学为先。”⑨ 相比释
奠礼，临雍礼形成较晚，《东观汉记》《后汉书》虽多次记载了天子亲临辟雍之事，但 《白虎通》《通典》等著
作并未将其视为固定礼制。出土于１９３１年的 《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》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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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简称 《西晋辟雍碑》），记载了晋武帝设立学官、兴办太学，亲临辟雍视察讲演，以及皇太子再来之事①。
题中的 “临辟雍”虽有礼仪之实，但仍未成为固定的礼仪门类。南朝徐陵作有 《皇太子临辟雍颂》，亦只是
将这次临雍作为具体事件来歌颂。清朝以来，天子视学讲学频繁，临雍逐渐成为固定礼仪。《清通典·临
雍》：“杜 《典》于吉礼释奠之前，立太学一门，凡临雍典礼悉入之，今从大清通礼之例，以临雍入嘉礼。”②

严格来说，杜佑并未将临雍视为典礼，《清通典》此说只是为设立临雍礼寻找依据。清朝的皇帝非常看重临
雍之礼，如雍正曾说：“帝王临雍大典，所以尊师重道，为教化之本也。”③ 临雍从具体行为变为固定礼制，
体现了清政府对教化的重视。
释奠和临雍作为两种礼仪，本质是将崇学尊儒的教化思想以具体的仪式固定化、可视化，强化传播的

效果。为此，释奠和临雍举行过程中，需要有人观看、学习，人数越多，越能体现教化之广。《北史》记载隋
文帝参加释奠礼时，“天子乃整万乘，率百僚，遵问道之仪，观释奠之礼”④，又 《清通典》记载的一次临雍
讲学，观者 “凡三千余人，靡不涵咏圣涯，沐浴教泽”⑤。但礼仪的传播倘若只局限于视觉和听觉，是十分
有限的，因此需要文学作品，以文字描述的形式，扩大传播的范围。在这方面，颂体担负着重要作用。如
释奠礼，有傅玄 《皇太子释奠颂》、挚虞 《释奠颂》、温峤 《释奠颂》、潘岳 《释奠颂》、何承天 《释奠颂》、
徐伯阳 《皇太子释奠颂》、金赵秉文 《驾幸宣圣庙释奠颂》，清彭孙遹 《皇帝释奠于阙里颂》等作品。临雍
与颂的关系较为密切，《隋书·音乐志》载，汉明帝时，乐有四品，“二曰雅颂乐，辟雍、飨射之所用焉。则
《孝经》所谓 ‘移风易俗，莫善于乐’者也。”⑥ 说明行临雍礼时，可以演奏雅颂之乐，这也为后世临雍颂的
创作奠定基础。清代之前，以临雍为主题的颂作很少，清代之后，随着临雍正式成为礼制，相关的颂作也逐
渐增多，有黄之隽 《临雍颂》、方苞 《圣主亲诣太学颂》、陈仪 《临雍视学颂》、张廷玉 《圣驾亲诣大学大礼庆
成颂》《圣主临雍礼成颂》、蔡世远 《圣主亲诣太学颂》、王叶滋 《圣主亲诣太学颂》、汪由敦 《圣主临雍礼成
颂》、王峻 《圣驾临雍颂》、陈兆崙 《圣驾临雍礼成颂》、杨度汪 《圣驾临雍颂》、沈廷芳 《临雍颂》等作品。
释奠与临雍均以崇儒尊孔为主旨，释奠经常在辟雍举办，皇帝临雍时也常会举行释奠之礼。清代不少

临雍颂中记录了释奠之礼，甚至还出现了一些集释奠、临雍于一体的颂作，如蔡新 《皇上肇建辟雍释奠讲
学礼成颂》，体现了二者思想主旨的一致性。可以说，释奠与临雍都是以礼制形式对儒家教化思想的强调
和体现。以颂体来歌颂、宣传，更体现了其意义之大。为了说明这一点，下面我们以具体作品为例进行分析。
元康三年 （２９３）西晋惠帝时期，皇太子在太学举行过一次大型的释奠礼，潘尼时任太子舍人，作 《释

奠颂》，完整地记载了礼仪过程⑦。皇太子与太傅、太保众人来到太学。准备工作完毕，太子开始享祭孔
子，行释奠礼。同时，“天子乃命内外郡司、百辟卿士、蕃王三事，至于学徒国子，咸来观礼”。作为一种古
老的吉礼，释奠礼举行过程中，需要有音乐和舞蹈相配合。序文称：“金石箫管之音，八佾六代之舞，铿锵
闛閤，般辟俯仰，可以澂神涤欲，移风易俗者，罔不毕奏。抑淫哇，屏 《郑》《卫》，远佞邪，释巧辩。”礼仪
举行过程中，要选择典正高雅的音乐和舞蹈，摒弃 《郑》《卫》等靡靡之音，方可荡涤情志，改善风俗，体现
了释奠礼的教化目的。同时，序文还描述了释奠礼的影响：“是日也，人无愚智。路无远迩，离乡越国，扶
老携幼，不期而俱萃。皆延颈以视，倾耳以听，希道慕业，洗心革志，想洙泗之风，歌来苏之惠。”人不分贤
愚，路不分远近，大家纷纷前来观礼，体现了此次释奠礼的影响，也说明了释奠礼在举行的过程中，倘若观
看人数太少的话，无法达到较好的教化目的，只有具备足够的观众，教化的作用才能充分发挥。观看释奠
礼之俗由来已久，《通典·释奠》：“天子视学，大昕鼓征，所以警众也。众至，然后天子至，乃命有司行事，

兴秩节，祭先师先圣焉。”⑧ 以击鼓的方式召唤众人，这不仅是礼仪的程序之一，更是扩大礼仪影响的需
要。因此，序文说：“然后知居室之善，著应乎千里之外；不言之化，洋溢于九有之内。”教化的过程在于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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播，其方式有二，一是直接的现场观礼，二是以文学的形式加以渲染，有的人虽然未能现场观看，但通过阅
读作品，仍然可以达到教化的目的，这也是 《释奠颂》创作的原因。

《释奠颂》的结构非常清晰，序文主要介绍礼仪过程，正文以颂扬为主，核心内容为崇尚儒学、歌颂教
化。首先从西晋建立开始，以 “道济群生，化流率土”歌颂朝廷的教化。接下来，开始歌颂太子勤奋勉学，
以 “崇圣重师”点明了此次释奠礼举行的目的。在概括礼仪的内容之后，着重歌颂了释奠的教化作用，其
中，“学犹莳苗，化若偃草”，“莳苗”即栽种秧苗，比喻人才培养，“偃草”出自 《论语·颜渊》，季康子问
政于孔子，孔子对曰：“子为政，焉用杀？子欲善而民善矣。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，草上之风，必偃。”
① 比喻道德教化如同风吹草动一样立刻见效。颂文又云：“丝匪玄黄，水罔方圆。引之斯流，染之斯鲜。
若金受范，若埴在甄。上好如云，下效如川。”这段话强调了教化的作用。丝本来没有颜色，水也无所谓方
圆，对其引导就会流动，进行渲染则色彩鲜明，就仿佛金属和黏土须在一定的模具中才会成型一样，只有
上层予以教导，下层才能响应。颂文最后称：“昔在周兴，王化之始。曰文曰武，时惟世子。”周朝是教化之
始，但只有到了当代，在太子的影响下，社会教化才更加兴隆。释奠即祭奠先圣先师，圣人和老师乃教化
开展的重要主体，因此，《释奠颂》虽名为歌颂释奠，其实是借释奠来倡导教化。
与释奠颂一样，临雍颂在创作过程中，也非常重视对教化功能的阐扬。《国子监志·艺文二》收录了多

篇临雍颂，鄂尔泰 《圣主临雍颂》即是其中的一篇②。据序文记载，皇帝诣太学的目的是为了 “明教养相维
用究道化”。在举行释奠礼之后，皇帝幸彝伦堂，召集儒臣，“阐扬尧典及中庸首章之旨”，前来观看、旁听
的人达到万人之多。面对这一盛况，作者自述作颂目的：“臣恭际盛典，睹穆穆于上、明明于下，于以导扬
圣德、助流教化，其何敢后？爰忭舞而系之以颂，伏侯采览。”“导扬圣德、助流教化”即宣扬圣上之德，协
助流布教化，体现了作者的作颂目的。“伏侯采览”即等候他人采录、观览，虽是一种程式化的写作，但也
的确表达了作者希望作品为他人关注的愿望。“采览”的结果不仅是颂作的流传，更多的是颂作承载的圣德
及蕴藉的教化思想得以扩散。这种传播愿望在其他临雍颂中也有所体现，如同为 《国子监志·艺文二》收
录的张廷玉 《圣主临雍礼成颂》，其序文记载，天子到达彝伦堂后，“命儒臣进讲经书，王言昭示广大精微”
，当时观看之人，“自王公卿尹以及六馆生徒、四氏十哲子孙环列拱听，莫不愉怿鼓舞”。其后又云：“臣幸
得亲随灌献之末，恭承圣诲，用敢质言所见，作为歌诗，纪述美盛，非徒袭扬扢之具文，实将以昭式多士，
流示无穷。”作者认为，自己作文的目的不是为了一味颂美，而是通过颂文的写作，将此次的临雍之礼昭示
众人，让后人知道，说明了颂体对儒家教化思想的传播作用。
无论释奠还是临雍，都是儒家教化思想的仪式化表达，文学作品尤其是颂体创作的参与，扩大了释奠

与临雍的影响，增强了对儒家教化思想的宣传效果。其中，颂体不仅承担了颂扬、记录礼仪的功能，而且
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宣传手段，以文学的形式，对儒家教化思想进行了有力的传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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